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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小说常见的文本形态，是总体上散韵

结合、诗文并存。这种颇为流行的编创与观览现象，

延至明代而更加凸显并递有新变。明代小说中存有

大量诗词曲等韵文，有的还偶存辞赋、骈文和其他体

式。它们大量羼入小说中，与文中散语协同叙事，而

改变其固有的抒情体性，衍生出修饰性的叙事功能。

这是一种新异、突变而体要的文学性状，值得治中国

文学史尤其是小说史者关注。为了论题的集中，也

为表达的简便，兹将小说中羼入的诗词曲等韵文统

称为诗歌，而将辞赋、骈体等有韵的文字暂且悬置不

论；至若诗、词、曲的差异及相关节目，则将在文中适

当的部位来区分对治。

一、书面化助催小说散韵结合体制形成

古代小说中羼入诗歌的现象，历来就备受关注

并引发评议。影响较大的首推孙楷第的相关考述，

他在《日本东京所见小说书目》中，描述明代文言传

奇小说“多羼入诗词”现象，而将此类文学作品简捷

地称为“诗文小说”。①但孙氏所论还只是停留在现

象描述，尚未切入羼入诗歌之制度根源。据实而言

之，明代小说“羼入诗词”是个颇为普遍的现象，除文

言传奇，其他话本小说、章回小说也有大量诗歌羼

入。若能透过此一类现象，即可考见其体制因变。

而其关节点乃因文学制度的变迁，导致各体小说由

口头走向书面化。

明代最流行的传奇、话本、章回三种小说体式，

作为成熟的书面文学都有口头讲说的体制来源。其

体制来源有远、近之分，唐传奇、俗讲变文是远源，宋

说话和宋元传奇是近源，中经拼合分化而成新体格。

此中情实，分疏如下。

唐传奇胚胎于早前志怪、志人小说，似乎一开始

就定型为书面文学形式。这其实是一种错觉，且因

小说史家误解，而过于强调其科举“温卷”之书面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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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②，竟相对淡忽其文人“朋会”之口头属性。此所谓

“朋会”，即朋友聚集会谈，用时髦的话说，即为文人

沙龙。③用于“温卷”的传奇文，与诗歌、散文、史传

等，一起投献给达官贵人，以获取主考官的重视。此

类文字作品确实是书面传抄形式，但这是进入传奇

文之后的实用状态；并不是唐代传奇文草创时的情

形，当初只是“朋会”间的口头讲述。如《莺莺传》之

创作，其作者元稹尝自述曰：“时人多许张为善补过

者。予常于朋会之中，往往及此意者，夫使知者不

为，为之者不惑。贞元岁九月，执事李公垂，宿于予

靖安里第，语及于是。公垂卓然称异，遂为《莺莺歌》

以传之。崔氏小名莺莺，公垂以命篇。”④崔张爱情故

事在正式写作之前，确曾在文人沙龙上被反复讲述，

写《崔娘诗》的杨巨源，续《会真诗》的元稹等，都是崔

张恋爱的知情人，也是故事讲述的参与者；及元稹将

其事讲给李绅听，李绅有感而作《莺莺歌》，元稹乃更

写成这篇传奇小说，而使《莺莺传》有书面形式。总

之，唐传奇书面形式不是直接发生的，其开始有一个

“沙龙”讲述过程；即使后来该“沙龙”环节省略了，仍

残存了一些口头讲述的痕迹。这落实到《莺莺传》等

传奇小说，其文本中的诗歌除了代人物拟作，其余诗

歌就是沙龙参与者的作品；它们当初是脱离于故事

讲述之外的，后来因书面化才混合进同一文本中。

宋元传奇承唐代遗韵，其基本体格保持不变；且

与笔记小说渐趋混合，而呈现出三方面新情况：(一)
李昉等奉敕纂修《太平广记》，将早前的传奇、志怪、

笔记依类汇编；(二)唐传奇依托说话、戏曲等形式，被

改编搬演于市井的瓦子、勾栏之上；(三)宋元作家模

仿唐代传奇的体格，不断推出更通俗浅近的新创传

奇品目。不少传奇通过说话、戏曲的表演，继续保留

口传或搬演的体制形态，直待改编成白话小说，才最

终获得书面定型。终至元末出现书面化的《娇红

传》，其体格几乎脱尽“沙龙”文学痕迹；只因此类传

奇作品留存甚少，今已无法窥测其书面化程度。但

总体上可判定，宋初已开启了传奇小说书面传写进

程，为元明传奇小说完全书面化奠定基础。

唐代小说除了传奇一体，还有说话、俗讲和变

文。据载：“太上皇(唐玄宗)移仗西内安置……每日

上皇与高公亲看扫除庭院、芟薙草木，或讲经、论

议、转变、说话，虽不近文律，终冀悦圣情。”⑤元稹有

诗曰：“翰墨题名尽，光阴听话移。”并自注云：“尝于

新昌宅，说《一枝花》话，自寅至已，犹未毕词也。”⑥

晚唐段成式言：“予太和末，因弟生日观杂戏，有市人

小说……市人言：‘二十年前，尝于上都斋会设此。’”⑦

可见，盛唐玄宗时已有“讲经”“转变”“说话”，到中唐

元稹犹亲听专门的“说话”伎艺，晚唐时“市人小说”

(说话)一直存在。这说明，“说话”在唐代已是较为成

熟，常在市井、斋筵、邸宅中演出，有著名的品目，有

职业的艺人。至于“讲经”“转变”，则是“说话”之一

变种。

唐俗讲是寺院讲经的一种活动，主要是向各阶

层民众宣讲佛法。为了争取更多信徒来听讲，僧家

常采用民间说唱方式。其佛经宣讲的具体内容及相

关节目，见载圆仁《入唐求法巡礼行记》中；而据孙楷

第考述，俗讲有两种情形：一种宣讲时不唱经文，讲

前和讲后歌唱经文，唱经时穿插白文解释，所唱经文

又叫“押座文”；一种宣讲时不唱经文，而仅唱所宣讲

的经题，并讲唱佛经中的故事，所唱经题故事叫“变

文”。后一种俗讲的重点不在经文，而更注重讲述佛

教故事方面。其所讲故事先是取自佛经，后亦从教

外书中选取故事。⑧这种俗讲因发生在寺院，显然是

实时的口头讲述；至其写本之“变文”则属剩余，不足

以改变其口头文学的性质。它应是唐代“说话”在寺

院的运用，其实在寺院外的市井、斋筵、邸宅，“说话”

有更广阔的市场前景。

宋元说话承唐代旧制，而体式分工更加繁密。

孙楷第综考孟元老《东京梦华录》、耐得翁《都城纪

胜》、吴自牧《梦粱录》、周密《武林旧事》所载，将宋元

说话艺术区分为四家：(1)小说，即银字儿，含烟粉、灵

怪、传奇、说公案、说铁骑儿；(2)说经，含说参请、说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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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弹唱因缘；(3)讲史书，含讲说《通鉴》、汉唐历代

书史文传兴废战争之事，专门有说三分、说五代史；

(4)合生、商谜，说诨话拟附此。⑨此四家虽“各有门

庭”，然皆属“舌辩”之伎艺⑩；故无疑都是口头文学，

其书面形式很不发达。至于鲁迅考述宋元话本所断

言，“话本”为说话人的“底本”，其说长期以来为学

界遵奉，然终为石昌渝等学者否定：“话本小说不是

说话人的底本，而是摹拟‘说话’的书面故事。”

然唐宋说话作为口头文学，虽未必有配套的“底

本”；但采用图文之辅助，如图画、概要之类，已显书

面化迹象，则是有据可寻的。唐吉师老《看蜀女转昭

君变》诗云：“画卷开时塞外云，说尽绮罗当日恨。”

可见，当时艺人用图画来辅助说唱。又《韩擒虎话

本》结尾云：“画本既终，并无抄略。”“画本”与“话

本”谐音，应该就是辅助说话的挂图。洪迈《夷坚三

志己集·序》：“一话一首，入耳则录。”这说明宋代的

说话，已有文字录写行为。如元刊《全相平话三国

志》即疑为说话的记录，其将诸葛写作“朱葛”、糜竺

写作“梅竹”，关羽、赵云在赤壁之战前称刘备为“先

主”，如此粗陋应出自听者记录而不会是说话底本。

盖当时说话艺人未必有“底本”，听者却将所听到的

故事记录保存。明嘉靖年间清平山堂编刊《六十家

小说》，其所收宋元话本就很可能来源于“录”本。及

至宋末金元之际，说话又称“词话”，如《元史》载：

“诸民间子弟不务正业，辄于城市坊镇演唱词话。”

关汉卿《救风尘》第三折《滚绣球幺篇》：“那唱词话

的有两句留文：‘咱也曾武陵溪畔曾相识，今日佯推

不认人。’”钱希言《狯园》第十二“二郎庙”条云“宋

朝有《紫罗盖头》词话”、《桐薪》卷一“灯花婆婆”条

云“宋人《灯花婆婆》词话”、钱谦益《列朝诗集》甲

集卷十六“王行”条“为主妪演说稗官词话，背诵至

数十本”。其所谓“词话”均指称宋元说话，而“留

文”“数十本”之提示，实隐含文字之记录，已呈现书

面之影迹。

不过，宋元小说尽管出现了书面化的迹象，但在

口头、表演的体制占据上风时，还乏冲力来迈出那关

键的一步，故仍在书面化门槛前驻足徘徊。这或许

为小说书面化做好准备，然真正书面化的实现还需

推力。其推力须来自小说外部，主要关涉两项制度

变迁。

其一，元杂剧的盛行挤占了说话的表演空间，促

使口头讲说的故事渐次转向书面化。宋代“说话”伎

艺已是职业化的，与戏曲、杂伎等表演艺术相伴生。

据载，在北宋都城汴京的东南角，有桑家瓦子和中

瓦、里瓦。“瓦子”又叫“瓦舍”“瓦肆”，是一种大型的

综合性商业场所，里面设供艺人演出的“勾栏”，当时

有大小“勾栏”五十余座，如莲花棚、牡丹棚、夜叉棚，

而象棚最大“可容数千人”。在勾栏里演出的，除

“说话”伎艺，还有弄傀儡戏、说唱诸宫调等。这使勾

栏成为综合性表演空间，各种说唱装扮都可在里面

搬演。但随着元杂剧的快速兴盛，各种演剧场所林

立；说话的风头为演剧所挤占，瓦舍勾栏也就衰落。

这导致听书观众的流失，“说话”伎艺日渐消歇。说

话的伎艺表演活动虽然停歇，但其所讲述的故事并

没有失传，而是被转录成书面形式，或改编成戏曲演

出剧目，一直流传到后世，终至中晚明时期，编创为

话本小说，并结集刊刻出版。对此中情形，有学者述

曰：“‘说话’中‘小说’家数的规模体制和讲述方式，

大体都保留在话本小说中，可见话本小说来源于‘说

话’，是‘说话’这种口传文学书面化的结果。”

其二，明初禁抑戏曲小说导致消费市场萎缩，促

使书面化了的小说逐步转向案头化。“说话”书面化

是个漫长过程，中间容有波折反复，但总体趋势不可

逆转，并最终从公共场景流为案头化。而明初朝廷

肆意禁抑戏曲小说，恰提供话本小说案头化的契机。

明初敕令：“凡乐人搬做杂剧戏文，不许妆扮历代帝

王后妃、忠臣烈士、先圣先贤神像，违者杖一百；官民

之家，容令妆扮者与同罪。其神仙道扮，及义夫节

妇，孝子顺孙，劝人为善者不在禁限。”永乐九年，有

人奏请：“乞敕下法司！今后人民倡优装扮杂剧，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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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律神仙道扮、义夫节妇、孝子顺孙，劝人为善及欢

乐太平者不禁外；但有亵渎帝王圣贤之词曲，驾头杂

剧，非律所该载者，敢有收藏、传诵、印卖，一时拿送

法司究治。”此请奏上，即奉圣旨：“但这等词曲，出榜

后限他五日，都要干净，将赴官烧毁了。敢有收藏

的，全家杀了！”兹将戏剧演出范围限定得如此严

厉，则依托戏曲改编的传奇、话本故事，不仅会失去

舞台表演的机会，且其书面文本不得公开传播。及

至正统七年二月辛末日，国子监祭酒李时勉更进言

“‘近有俗儒，假托怪异之事，饰以无根之言，如《剪灯

新话》之类，不惟市井轻浮之徒争相诵习，至于经生

儒士多舍正学不讲，日夜记忆，以资谈论。若不严

禁，恐邪说异端日新月盛，惑乱人心，乞敕礼部行文

内外衙门及提调学校佥事、御史并按察司官，巡历去

处，凡遇此等书籍，即令焚毁。有印卖及藏习者，问

罪如律。庶俾人知正道，不为邪妄所惑。’从之。”此

禁既开，殃及后来，李昌祺因仿《剪灯新话》作《剪灯

余话》，而遭来自上层社会的政治打压和舆论攻击。

据说：“景泰间，韩都宪雍巡抚江西，以庐陵乡贤祀学

宫，昌祺独以作《余话》不得入。”这虽是对文言小说

的禁抑，但话本小说自当也在禁例。此类行政禁令，

造成两个后果：一是小说创作业绩不振，从此陷入长

时间的沉寂；二是小说阅读视为违律，从此转为私下

里的行为。总之，不论文言传奇，还是话本小说，都

只能在私人空间观览，终至流为案头化的文本。此

种私人案头化阅读情形，在后来小说集中犹有印记。

如嘉靖年间清平山堂编刊《六十家小说》(又名《清平

山堂话本》)，其分集“雨窗”“长灯”“随航”“欹枕”“解

闷”“醒梦”之题名，就显示了私人随身携带、即时即

地阅读之案头化。

元明时期各类小说从书面化到案头化，不只是

外在的编创与阅读方式之转变；还改变了小说自身

的体制，形成散韵结合的文本形态。这主要表现为：

(1)传奇小说的“温卷”功能消失，且其“沙龙”文学的

痕迹褪去，散文与韵语都出自编创者之手，而成诗文

并存、仅供阅读之本；(2)说话伎艺的口头表演功能消

失，讲故事之叙述和说话人之评议，由原来的分属于

两个话语系统，拼合统序为编创者的书面表达；(3)说
话伎艺四个家数亦分途演化为话本、演义、神魔、世

情等类，均以书面形式供应士民阅读，其羼入诗歌已

成各体小说常态；(4)其羼入的诗歌与散文形成互文，

一同纳入书面文学的运行轨迹，且随文人化、雅俗化

与体性化，而经历增聚、删减、消融过程。由此可知，

书面化给中国古代小说带来巨大的影响，规约了明

代小说的体制形态和发展走向。

总观上述，正是在特定的文学制度施动下，各体

类小说才作出相对的策应：因沙龙“朋会”的消歇，才

有唐传奇的书面传写；唐代僧俗间流行的说话、俗讲

与变文，则是其时寺院里讲经宣教仪制之余孽；宋代

书籍制度变迁及类书编撰，以及勾栏瓦肆说唱艺术

的搬演，催生了元代中篇传奇《娇红传》，并促进明代

传奇小说完全书面化；元杂剧盛行挤占了说唱表演

的空间，以及明初禁抑民间的小说戏曲消费，不仅加

快各体类小说的书面化进程，而且促使书面化的小

说走向案头化；明代市民消费群体壮大，以及文人落

魄去精英化，实现了通俗小说雅俗调适而为社会各

阶层喜爱，从而引发小说中羼入诗歌的增聚、删减与

雅化。这一系列的制度施用与文学策应之关联，均

发生在各体类小说与特定制度的边界。是知，唐以

后文体渐趋成熟的各体类小说，其诗文共生、散韵结

合的体制形态，大都是文学制度化的产物，而非出自

作者一己之创构。

二、明代小说散韵结合体制的文本呈现

古代小说实现了书面化之后，就导入书面文学

的发展轨迹；然因小说体类不同，具体情况犹有差

异，既有各体的表现，也有总体的表征。此中情形难

免会有反复曲折，而都通过小说文本呈现出来。其

一重要表征就是诗歌羼入小说文本，与小说中的散

文形成互文以协同叙事。兹大略言之，有四种情形。

(一)文言传奇小说脱尽实用与讲述痕迹，而朝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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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俗化和中篇化的方向演变。如元末传奇《娇红

传》，不仅篇幅已现中篇体制，而且所叙爱情故事更

显繁复曲折，其所羼诗歌大多能融入情节环境，除尽

口述痕迹，供纯书面阅读。受该作大量羼入诗歌的

影响，明初瞿佑编创《剪灯新话》，李昌祺又拟作《剪

灯余话》，一时迎来文言传奇创作高潮。后因朝廷禁

抑小说，此类写作一度沉寂。然自成化朝《钟情丽

集》出，产生了中篇文言传奇新的品种。该作全文总

共 24831字，其中羼入韵文 13489字，诗歌字数竟然

超出散文，俨然成为“诗文小说”。(二)文言笔记小

说保持纯书面文学形式，并有与文言传奇小说混合

嫁接迹象。笔记小说本身就有载录诗词的功能，因

以记录文坛掌故并评论诗家作品。北宋李昉等人奉

命纂辑《太平广记》，已开笔记与传奇小说混合的编

撰体例。尤其元末明初以后，文人虚构独创传奇，这

促使传奇小说走向纯书面化，从而模糊了传奇与笔

记的边界。及至清代《聊斋志异》等小说，竟出现以

传奇手法写笔记现象。而因笔记与传奇两种体式

的交叠嫁接，使原来文本中游离在故事之外的诗歌，

逐渐融入小说的情节环境之中，成为与散文协同叙

事的有机成分。(三)话本小说逐渐完成书面改编与

拟作，且因文人参与而表现出雅化的趋势。先是说

话人所吟诗歌与讲述故事的散文完全书面化，而形

成由入话、正话、结尾三部分构撰的小说文本，其中

入话和结尾多用诗词韵语，正话中也存有不少诗词

曲赋等。这些话本因转写自宋元说话，其所羼诗歌

都较为浅俗鄙俚。及至文人参与话本编撰或拟作，

就使羼入的诗歌明显更为雅致，如冯梦龙“三言”、凌

蒙初“二拍”，不论韵语还是散文都脱落了浅近鄙俗。

甚至在冯梦龙的创作意识中，雅化成为他自觉的艺

术追求。他说：“虽事专男女，未尽雅驯，而曲终之

奏，要归于正。”循此以往，清前中期拟话本小说的

创作十分繁荣，以李渔《无声戏》《十二楼》为标志，其

散文韵语明显雅化，完全远离了“说话”。(四)长篇章

回小说完成书面翻版与创新，亦因文人参与而增添

了雅致的成分。明代章回小说依题材分主要有神

魔、演义、公案、侠义、世情等，大体是宋元说话之灵

怪、讲史、说公案、说铁骑儿、烟粉的翻版，其书面文

本保留说话艺术的痕迹，尤其是羼入的诗歌多属口

头套语。这种颇为熟套的诗词韵语，多为话本和章

回小说引用。即使是像《金瓶梅》这种全新创作的章

回小说，其第一回也套用“二八佳人体似酥”之类诗

句。不过随着章回小说文人化，其羼入的诗歌也逐

渐趋于雅致。如冯梦龙特别看重作品中羼入的诗

词，其所编创章回小说中的诗词更趋精工，尝夸称

“诗句书写，皆海内名公巨笔”。

从总体看，各体类小说中羼入了诗歌，并与前后

的散文协同叙事，从而呈现为散韵结合、诗文并存的

文本形态，这都是中国古代小说演变自然而然地生

成的。至于其纳入元明以后书面文学发展轨迹，使

羼入诗词韵文经历增聚、雅化之过程，则容易让人产

生错觉而误判，以为这是小说编创者的行为，而忽略

宋元口头文学的惯性，也轻视明清书面文学的定势。

这导致近世以来中国小说研究者先入为主、援后例

前，对各体类小说中羼入诗歌的现象作出不切实际

的描状。

而更关键的是，要改变“以西例律我国小说”做

法，放弃小说的语体应该是散文之执念，对小说中

羼入诗歌作出历史同情的评价，而警惕一些西方学

者所强加的主观武断。一旦拿西方小说与中国古代

小说对照，就容易发现后者特异与“不足”之处；而其

诗文共生、散韵结合之体貌，便难免受到中外学者之

指摘诟病。比如，评论家志希(罗家伦)、沈雁冰(茅盾)
等现代小说批评家，对古典小说中融合诗词的做法

持否定意见。又如，美国毕肖甫《论中国小说的若

干局限》认为，中国传统小说滥用诗词，竟徒为虚设

而无关要旨，甚至延宕故事情节高潮的到来，这“实

在是中国小说的局限”。同样，美籍华裔学者夏志

清也说：“除非我们以西方小说的尺度来考察，我们

将无法给予中国小说以完全公正的评价。”为此，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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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评《金瓶梅》曰：“包括过多的词曲与笑话，民间传

统和佛教故事，经常损害了自然主义叙事肌理组织。

所以从文本与结构观点而论，我们必须认为迄今为

止在我们已讨论的小说中它是令人失望的一部。”

以西律中而试图有所参照，这在晚清近代是有必要

的；但值此中国文学研究“全球化”时代，仍然贬低否

弃小说中羼入诗歌却不可取。当今重新省察中国本

土小说，就应尊重历代小说体制实况，回归中国本

位，努力去西方化。对这一学术转向，有学者已着先

鞭：“叙事中羼入大量诗词，从小说的尺度来衡量固

然是一个缺点，今人去读它，大多诗词都会略去不

读，但是不要忘记这是明代中后期的小说，那时文学

的宗主是诗文，以讲述某诗词的来源本事的‘诗话’、

‘词话’比比皆是，这类‘诗话’、‘词话’与诗文小说很

是接近，诗文夹杂符合当时人们的欣赏习惯，小说这

样写，本身就是迎合一般读者的审美趣味。”

依上所述，若真能回归中国古代各体类小说之

本位，尊重其散韵结合、诗文并存的文本实际；就会

发现，书面化小说中羼入的诗歌，在经历了增聚、雅

化之后，其体制渐趋纯熟，进入体性化阶段。所谓体

性化，是指羼入诗歌契入小说的故事情节，而与散文

深度融合以修饰辅助叙事。随此类沉浸式的诗歌逐

渐增多，相对地游离式的诗歌逐渐减少，小说文本的

体性化就会不断增强，终使羼入诗歌融摄进散文叙

事中。此中情实，可描述为如下四种情况：其一，去

芜存菁。比如，建阳余氏双峰堂所刊刻的《水浒志传

评林》，即据天都外臣序本《忠义水浒传》底本改编，

将原有诗词 809首删过半，剩 338首。对此，袁无涯

评曰：“旧本去诗词之繁芜，一虑事绪之断，一虑眼路

之迷，颇直截清明。第有得此以形容人态，顿挫人情

者，又未可尽除。”又如，清毛宗岗认为“叙事之中夹

带诗词，本是文章极妙处”，为此他并不一概厌弃《三

国演义》中羼入的诗词等韵文，而是删减其中的芜辞

滥语，即所谓周静轩鄙野之诗词。其二，契入情节。

比如，《三国演义》第三十八回，刘备第三次来拜请诸

葛亮，值诸葛亮正午睡，乃耐心恭候多时，诸葛亮方

醒，醒而吟诗曰：“大梦谁先觉？平生我自知。草堂

春睡足，窗外日迟迟。”这是作者代拟主人公所作

诗，是诸葛亮对隐居生活之自况，不仅呈现了他隆中

“卧龙”之精神气度，而且与归附刘备后的积极用世

形成对照；则该诗的羼入与上下文融合为一体，完全

契入小说文本结构与故事情节。嗣后，李渔《十二

楼》每篇开头都有诗词来引发议论，且能紧扣小说主

题而成正话的有机组成部分；其文中插入的韵文都

是情景式的，与小说的情节、人物能血肉相融。这就

使小说体制更趋纯粹，是一种体性化的创作倾向。

及至清前期问世的《红楼梦》中，其所羼入诗歌都能

融入情节环境，有些诗作还能适合人物性格，则已从

体性化走向个性化了。其三，雅俗调适。若说文人

参与话本、章回小说创作，因其文人化而导致羼入诗

歌的雅化；那么更晚出现的小说体性化，则会导致所

羼入诗歌的俗化。因为像话本、章回这类小说，主要

还是供市民消费的文学。为了适合广大市民阶层的

阅读需要，话本、章回甚至传奇都有俗化趋向。这样

就形成一种看似矛盾对立，而其实是相辅相成的双

向运动：从各类小说编创的文人化倾向看，其作品中

羼入的诗歌会渐趋雅化；从各类小说消费的市民化

指向看，其作品中羼入的诗歌会渐趋俗化。此即形

成既雅且俗现象，这里权称之为雅俗调适。就一般

情况而言，在诗歌众体式中，词比诗更俗，曲比词更

俗；时调、小曲出自民间，自然又比诗词曲更俗。据

学者统计，明代小说中羼入小令 630、套数 30余篇，

明清小说中羼入了时调、小曲近 300首。其四，渐

近消亡。如上所述，中国古代各类小说中羼入诗歌，

是与古典小说发展史相始终的；直至近代散体小说

兴起之前，其文本结构从未有明显改变。尽管明末

出现的一些文言小说，如《痴婆子传》《如意君传》，其

文本中没有诗歌羼入，则应作为一种特例看待，不能

认为彼时纯散文体小说已经形成，否则无法解释清

前中期诗歌羼入犹存。因而从元明时期到晚清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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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小说中羼入诗歌之渐近消亡，并不是突然或偶然

地消失，而主要表征为不断地删减。这种删减不仅

表现在长篇章回小说中，也在《钟情丽集》等传奇中

有迹可寻。对此情形，有学者称：“在《钟情丽集》从

原刻本到翻刻本再到选辑本的流播过程中，其最主

要的文本变化乃是对于韵文的删削。”

上述去芜存菁、契入情节、雅俗调适、渐近消亡

诸项，也就是其诗文共生、散韵结合的体制形态之消

解过程。这个过程不论有多么复杂曲折，却都落实

在羼入诗歌的删减上。为进一步展示明代各类小说

中羼入诗歌不断删减之历时实况，兹将“四大奇书”

诸版本羼入诗词之存留篇数列表对照如表1。
三、散韵结合体制中诗歌叙事之体性化

基于诗文共生、散韵结合的体制形态，小说中的

诗歌与散文就形成互文关联；因使羼入诗歌不再是

独立的文本，不具备单篇诗歌作品的文学价值。尽

管羼入的诗词曲赋保留自身的体式特征，而其文学

意蕴的确立却有赖于特定的语境；也就是说在散韵

结合的小说文本之中，若想探悉小说中所羼诗歌的

功能意蕴，需要的不是像解读诗家独创的作品那样

来知人论世，而是分析诗歌所依附存显的上下文及

人物情节环境。诗歌的本然属性是言志缘情的，在

小说中它当然可以抒发情志；但其意蕴不止于抒情

言志，而是要为小说的叙事服务。参与叙事并拓展

自身的叙事功能，才是小说中羼人诗歌的价值所在。

比如，《娇红传》绿窗题诗一节：

生怅恨久之，归室，殆无以为怀。因作一绝，题

于堂西之绿窗上。诗曰：“日影萦阶睡正醒，篆烟如

缕舞风平；玉箫吹尽霓裳调，谁识鸾声与凤声。”后二

日，舅他出，娇窥生不在，直入卧室，见西窗有诗一

绝，踌躇玩味，不忍舍去。知生之属意所在，乃濡笔

和其西窗之韵以寄意焉。诗曰：“春愁压[魇]梦苦难

醒，日迥风高漏正平；魂断不堪初起处，落花枝上晓

莺声。”生归见娇所和诗，愿得之心，逾于平常，朝夕

惟求间便以感动娇。

申生与娇娘这两首诗，从作品中人物角度看，他

们题诗是在抒情言志，这完全符合诗歌的体性。而

从小说作者角度看，绿窗题诗乃叙事对象，诗中的情

志是所述内容，申娇的抒情主体性消解；更从小说的

情节来看，绿窗题诗是叙事片断，又是叙事文本的推

动力，使下文所述颇有戏剧性：申生为获得娇娘芳心

的企盼急切，娇娘对接受申生爱情的矜持犹疑，在这

表1“四大奇书”诸版本羼入诗词之存留篇数对照列表

说明：(1)刘晓军文，指刘晓军《雅俗文学文体的交融与悖离——论明代章回小说中的诗词质素》(《明清小说研究》2008年第 4
期)；(2)张静文，指张静《〈金瓶梅〉三大版本系统诗词比较研究》(暨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7年)；(3)张静文所统计的诗词仅限于

诗、词，其他韵文形式未予计算；刘晓军文所统计的诗词包括诗、词、曲、赋、歌、谣、偈、赞及其他韵文，故所得《金瓶梅》词话本、绣像

本中的诗词数量多于张静文统计。(4)张静文、刘晓军文所统计数量未必准确，不同的论者因统计标准和计算方法不同，其所得诗

词数量，难免有出入增减；但不论其所得数量的差异如何，总体上反映了羼入诗词的删减。

书名

《水浒传》

《三国演义》

《西游记》

《金瓶梅》

版本1/回则/诗词数

万历三十八年容与堂藏板李卓吾

批《忠义水浒传》(100回)809首
嘉靖元年司礼监刊本《三国志通

俗演义》(240则)347首
万历三十一年世德堂刊本《西游

记》(100回)723首
台北里仁书局2007年版《金瓶梅

词话》(100回)376首
万历年间梦梅馆校勘本《金瓶梅

词话》(100回)580首

版本2/回则/诗词数

万历二十二年双峰堂刊本《水浒

志传评林》(104回)338首
万历年间汤学土校本《三国志

传》(240节)207首
万历三十一年杨闽斋刊本《西游

记》(100回)591首
齐鲁书社1989年版《新刻绣像

批评金瓶梅》(100回)285首
崇祯年间北大藏本《新刻绣像批

评金瓶梅》(100回)405首

版本3/回则/诗词数

崇祯十四年贯华堂刊本《水浒传》

(70回)26首
清初醉耕堂本《三国志演义》(120
回)227首
清初内阁文库藏本西游证道书

(100回)164首
齐鲁书社2014年版《张竹坡批评

〈金瓶梅〉》(100回)280首
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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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厢冲突中，来展开一段对话：

(生)因曰：“月白风清，如此良夜何？”娇曰：“东坡

钟情何厚也？”生曰：“奇美特异者，情有甚于此焉。

可以此诮东坡也？”娇曰：“兄出此言，应彼此苦众矣，

于我何独无之。”生曰：“然则实有也，不然则佳句所

谓‘魇梦’者，果何物而‘苦难醒’耶？”言情颇狎，娇因

簇步下阶逼生曰：“凡谓织女银河何在也？”生见娇之

骤近，恍然自失，未及即对，俄闻户内妗问娇寝未，娇

乃遁去。

娇娘以对月无情来掩饰自己对申生的爱慕之

意，申生则用娇娘诗中“魇梦”“苦难醒”语来挑明，使

娇娘窘迫而促步逼问，申生见状一时慌乱语塞，适时

母亲催娇娘就寝，娇娘乃借机逃离窘境。这是利用

羼入诗歌来助推情节发展，细腻曲折地展示了申娇

的爱情心理。其诗虽是出于抒情言志，而其功能却

拓展至叙事，既丰富深化了叙事的内涵，还推动了故

事情节的发展。

像绿窗题诗这种羼入的诗歌，已经超越了诗歌

的常规体性，在抒情功能之外，增强了叙事功能，并

与小说中的散文相融，共同推进故事情节的发展。

这种调用羼入诗歌来参与叙事，已是明代各类小说

的文本常态。以具体实例而言，明代小说中羼入的

诗歌，主要有七方面叙事功能。

安排结构。小说中羼入的诗歌常用于故事结构

的安排，作为伏笔引线以隐含人物关系和性格命运。

如《金瓶梅》第八回所羼孟玉楼赠送西门庆金簪上镂

刻的两行诗句“金勒马嘶芳草地，玉楼人醉杏花天”；

潘金莲赠送西门庆并头莲瓣金簪所镂刻的四行诗句

“奴有并头莲，赠与君关髻。凡事同头上，切勿轻相

弃”，以杏花喻玉楼，以莲花喻金莲，又隐含着春梅的

名字，以及《金瓶梅》题名。盖谓春梅先发，杏不与之

争春，而莲出自污泥，不如玉楼高洁。对此，张竹坡

旁批曰：“此处将玉楼命名之义说明。将簪一点，固

是又照玉楼，却又伏线千里矣。”其旁批又评曰：“试

想此簪亦有诗，却是为何？明金莲之为莲，见玉楼为

杏无疑。手写此处，眼照彼处。”此种伏线照应之结

构安排，已被前文第七回回评看破：“玉楼之名，非小

名，非别号，又非在杨家时即有此号，乃进西门庆家，

排行第三，号曰玉楼，是西门庆号之也……语有云：

‘玉楼人醉杏花天。’然则玉楼者，又杏花之别说也。

必杏花又奈何？言其日边仙种，本该倚云栽之，忽因

雪早，几致零落。见其一种春风，别具嫣然。不似莲

出污泥，瓶梅为无根之卉也……况夫金瓶梅花，已占

早春，而玉楼春杏，必不与之争一日之先。然至其时

日，亦各自有一番烂漫，到那结果时，梅酸杏甜，则一

命名之间，而后文结果皆见。”这就揭示了孟玉楼的

性格命运，及其在西门庆家所处人物关系。

烘托环境。小说中羼入的诗歌亦用于环境氛围

的烘托，作为故事背景以呈现人物处所和事件状态。

如《水浒传》第十回有首羼入诗，描写雪夜草料场纵

火的情景：“雪欺火势，草助火威。偏愁草上有风，更

讶雪中送炭。赤龙斗跃，如何玉甲纷纷；粉蝶争飞，

遮莫火莲焰焰。初疑炎帝纵神驹，此方刍牧；又猜南

方逐朱雀，遍处营巢。谁知是白地里起灾殃，也须信

暗室中开电目。看这火，能教烈士无明发；对这雪，

应使奸邪心胆寒。”此写实景，雪火交侵，草火相助，

壮观激烈；火势如赤龙斗跃，火焰如粉蝶争飞，更言

纵神驹而逐朱雀，其想象极为奇特新异。处此惨烈

而火爆的境地，当事双方冲突达至顶点：林冲一路憋

屈至极，触此景更怒火中烧，实忍无可忍，而终开杀

戒；陆虞侯等坏事做尽，见火势亦胆战心寒，虽机关

算尽，竟自寻死路。至此，人物处于绝境，事态至于

崩裂，正是在该诗所描写环境的烘托下，才将林冲逼

上梁山的情节推向高潮。对此中情节，金圣叹评曰：

“此文通篇以‘火’字发奇，乃又于大火之前，先写许

多火字；于大火之后，再写许多火字。我读之，因悟

同是火也，而前乎陆谦，则有老军借盆，恩情朴至；后

乎陆谦，则有庄客借烘又复恩情朴至；而中间一火，

独成大冤深祸，为可骇叹也。夫火何能作恩，火何能

作怨，一加之以人事，而恩怨相去遂至于是！”这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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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草料场纵火之描写，是为烘托人物行动之环境。

描写人物。小说中羼入的诗歌亦用于人物形貌

的描写，作为叙事单元以塑造艺术形象和个性特征。

如《西游记》第十四回羼入的诗歌，描写五行山下唐

僧所见孙悟空形貌：“尖嘴缩腮，金睛火眼。头上堆

苔藓，耳中生薜萝。鬓边少发多青草，颔下无须有绿

莎。眉间土，鼻凹泥，十分狼狈；指头粗，手掌厚，尘

垢余多。还喜得眼睛转动，喉舌声和。语言虽利便，

身体莫能挪。正是五百年前孙大圣，今朝难满脱天

罗。”诗中所述，内涵丰厚：“尖嘴缩腮”显露孙悟空

的猴性，以表明他虽历尽磨难而本性未改；“金睛火

眼”隐含他大闹天宫、偷食仙丹之往事，也彰显他在

太上老君八卦炉里所炼就的特异本领；头上苔藓、耳

中薜萝、鬓边青草、颔下绿莎，生动地证明他在五行

山下确实被压了五百年；眉间土、鼻凹泥、指头粗、手

掌厚，具体地显明他形貌的粗鄙肮脏丑陋；眼睛转

动、喉舌声和、语言利便、不能挪动，是说他经历苦困

厄之后性情竟也变得温和乖巧；末句“五百年前”提

示他曾经拥有的光辉历程，而“难满脱天罗”暗示他

即将开启的取经事业。可以说，该诗揭示了人物的

性格，探明了性格形成的原因；还描绘了人物所处环

境，展示了事态的发展趋向。这几乎就是浓缩的孙

悟空生命史，用高度凝练的语言达成诗性叙事。像

这类羼入诗歌的人物描写，在明清各类小说中比比

皆是，塑造了一个个诗化的人物形象，也增强了人物

性格的艺术魅力。

刻画心理。小说中羼入的诗歌亦用于人物心理

的刻画，作为叙事手法以揭示心理活动和行为动机。

如《金瓶梅》第三十八回羼入的曲词，用以展示潘金

莲作为怨妇的心理活动：西门庆在外多日不回，潘金

莲开着角门等他。这个雪夜等到二三更，她寂寞难

耐想要去睡，又恐男人回来，乃强忍着不睡，可又盹

困，又是寒冷，便取过琵琶来弹个曲儿，低声唱《二犯

江儿水》：“闷把帏屏来靠，和衣强睡倒。”忽听房檐上

的铁马儿响起，误以为西门庆回来敲门环，欢喜的心

情落空，乃即景兴情唱道：“听风声嘹亮，雪洒窗寮，

任冰花片片飘。”以此心意变得慵懒，更烦恼怨悔地

唱道；“懒把宝灯挑，慵将香篆烧。捱过今宵，怕到明

朝。细寻思，这烦恼何日是了？想起来，今夜里心儿

内焦，误了我青春年少！你撇的人，有上稍来没下

稍。”潘金莲又困又冷，却还不甘心放弃，乃拥衾而

坐，边等边唱道：“懊恨薄情轻弃，离愁闲自恼。”及西

门庆回家先进李瓶儿屋里，潘金莲伤痛愤恨犹如刀

子戳心，情绪顿时失控，乃高声弹唱道：“心痒痛难

搔，愁怀闷自焦。让了甜桃，去寻酸枣。奴将你这定

盘星儿错认了。想起来，心儿里焦，误了我青春年

少。你撇的人，有上稍来没下稍。”这里羼入的几段

唱词，情景交融而跌宕起伏，将潘金莲怨妇心理刻画

得生动细腻，达到平铺直述难以企及的叙事效果。

推动情节。小说中羼入的诗歌亦用于故事情节

的推动，作为预言谶语以调控事态走向和叙事节奏。

如《水浒传》第六十一回羼入一首七言诗，用以推动

卢俊义被逼反上梁山的叙事进程：“芦花丛里一扁

舟，俊杰俄从此地游，义士若能知此理，反躬逃难可

无忧。”其藏头谐音“卢俊义反”，显然是一首预言式

的谶诗。它羼入在这个位置，并被后文反复照应，既

是故事情节发展的需要，也是作者叙事策略的预设。

其下文所述，即如诗所示：先是卢俊义误信吴用的鬼

话，决定离家逃往东南方去避难：“我夜来算了一命，

道我有百日血光之灾，只除非去东南上一千里之外

躲避。我想东南方有个去处，是泰安州，那里有东岳

泰山天齐仁圣帝金殿，管天下人民生死灾厄。”梁山

泊在卢家千里以外，是他去泰安必经的地界。及至

行近梁山泊边口子，他萌生捉拿宋江的想法；结果反

中梁山泊好汉早已设下的埋伏，被追杀到“满目芦

花，茫茫烟水”处。慌乱中卢俊义上了混江龙李俊的

小船，行不久即被阮氏三兄弟的船挟持冲撞，浪里白

条张顺迅速掀翻船只，卢俊义落水就擒被请上梁山。

之后劝降不从，卢俊义被放还；到家竟遭遇无妄之

灾，以谋反罪入狱即将问斩；幸赖宋江派遣军马攻打

北京城，卢俊义才脱离厄难被救上梁山。由此可

知，作者正是用这首藏头诗来调节叙事，使故事情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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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着其预设的方向推进。

复述故事。小说中羼入的诗歌亦用于故事内容

的复述，作为互文形式以增强叙事强度和艺术效果。

如《金瓶梅》第七回羼入了一首七言诗，复述媒婆帮

带西门庆说娶孟玉楼的过程：“张四无端散楚言，姻

缘谁想是前缘！佳人心爱西门庆，说破咽喉总是

闲。”该诗檃栝前文媒妁相亲之延宕，又隐含后文嫁

娶输财之波折。该诗前文所叙，略有五个片断：(1)媒
婆薛嫂子到处寻找西门庆，劝说利诱西门庆赚娶孟

玉楼；(2)薛嫂子带西门庆拜访杨姑娘，重礼收买以争

取姑娘的支持；(3)薛嫂子带西门庆上杨家相亲，孟玉

楼接受了西门庆的插定；(4)杨姑娘派人催问收取插

定否，明确支持孟玉楼嫁给西门庆；(5)张四舅不甘甥

家财物被骗娶，出面力劝孟玉楼另嫁尚举人。该诗

后文所叙，略有三个片断：(6)孟玉楼嫁前一日出随身

物品，张四舅邀邻舍企图拦夺箱笼；(7)杨姑娘突临现

场辱骂张四舅，强使装满钱财的箱笼被抬走；(8)西门

庆六月二日迎娶孟玉楼，次日杨姑娘生日即重致贺

礼。从这八个片断的行文层次，可知该羼入诗歌所

述内容：“张四无端散楚言”句，复述了片断(5)，隐含

了片断(2)(4)(7)(8)；“姻缘谁想是前缘”句，复述了片断

(1)(3)(8)，隐含了片断(4)(6)；“佳人心爱西门庆”句，复

述了片断(3)(6)，隐含了片断(4)(5)(8)；“说破咽喉总是

闲“句，复述了片断(5)，隐含了片断(6)(7)。是知，该诗

几乎涵盖事件全程，具有很高的艺术概括性。

生发议论。小说中羼入的诗歌亦用于意义价值

的生发，作为叙事附件以充实故事内涵并评骘论说。

这种羼入诗歌之议论，可以是针对作品全部，抑或是

针对一人一事，亦或故事情节之局部；其分布可能是

在作品开篇，或者在章回的前头、末尾，也可以是在

正文的中间，针对具体段落生发议论。如《三国演

义》开篇羼入的词：“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

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白

发渔樵江渚上，惯看秋月春风。一壶浊酒喜相逢：古

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该词前阕兴发历史兴亡之

感，慨叹自古英雄不论多么辉煌，最终会被东逝长江

的浪花淘尽，而不能像青山常在、夕阳轮回。三国时

期的风云人物也不例外，早已在历史的长河中灰飞

烟灭，留下的只是白发渔樵、秋月春风，以及今人的

浊酒相逢、笑谈往古。这是用一种超然旷达的哲理

思考，以揭开《三国演义》叙事的序幕。与开篇该词

檃栝全书内容相呼应，篇末又羼入一首364字的七言

排律，再次夹叙夹议地讲说三国历史，使其“演义”得

到进一步提升。其文曰：“高祖提剑如咸阳，炎炎红

日升扶桑；光武龙兴成大统，金乌飞上天中央；哀帝

献帝绍海宇，红轮西坠咸池傍！……纷纷世事无穷

尽，天数茫茫不可逃；鼎足三分已成梦，后人凭吊空

牢骚。”像这样首尾呼应的诗词议论，不仅檃栝着全

书的故事内容，提升了叙事的价值意义，而且严密了

叙事的结构。

以上以明代小说“四大奇书”为例，论析其中羼

入诗歌的主要叙事功能；除此七方面叙事功能，当然

还可以增列许多。但不论羼入诗歌的功能如何多

样，其在小说叙事中都不占主导地位，而是修饰性

的，或是辅助性的；若脱离散文叙事之主导，其诗性

叙事就无所附丽。所以其叙事能量的扩展与增强，

主要表现为叙事的修饰与辅助。即就上列“安排结

构”等项而言，其叙事功能大都是修饰辅助性的。

因此，对小说中所羼诗歌的叙事性能，固然要予

以重视但又不应夸大。特别是在小说中羼入诗歌的

增聚阶段，其叙事功能非但不能很好地得到发挥；反

而因非体性成分，而存在明显的弊端。其弊端容或

有种种表现，而最主要的大略有三点。

第一是刻板套用。这是元明时期非常流行的做

法，在各类小说和传奇戏曲中多见。如“二八佳人体

似酥，腰间仗剑斩愚夫，虽然不见人头落，暗里教君

骨髓枯”这首诗，在《喻世明言》卷三《新桥市韩五卖

春药》与《二刻拍案惊奇》卷二十九《赠芝麻识破假

形，撷草药巧谐真偶》中都有使用；另在《金瓶梅》第

一回《西门庆热结十兄弟武二郎冷遇亲哥嫂》开篇也

有使用。再如“山外青山楼外楼，西湖歌舞几时休？

暖风熏得游人醉，直把杭州作汴州”这首诗，在《水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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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第九十回《五台山宋江参禅双林镇燕青遇故》及

《喻世明言·单符郎全州佳偶》《警世通言·白娘子永

镇雷峰塔》《醒世恒言·陆五汉硬留合色鞋》《熊龙峰

刊行小说四种·孔淑芳双鱼扇坠传》等中都有使用。

对此有学者称：“话本小说的韵文包括有诗、词、骈

文、偶句和倡导词，主要用来描状、评论和调整叙述

节奏。这些韵文多半是现成的套语，不同的作品都

可以借用。”

第二是喧夺累赘。这情况在明代小说中也是层

出不穷的，而在《钟情丽集》中有极突出的表现。如

叙辜生初到表叔家，即倾慕表妹瑜娘容色：“虽用意

于书翰之间，而眷恋瑜娘之心则不能遏也。累累行

诸吟咏，不下二三十首。不克尽述，特摘其尤者，以

传诸好事者焉，以见他作亦皆称是也。”接着就出示

“其夜作舒怀二律”诗两首。后文又曰：“瑜娘慕生之

心，曷尝少置？风景之接于目，人事之感于心，累累

行诸诗词。多不尽录，姑记一二，以语知音者。”接着

不厌其烦地出示瑜娘痴情思念辜生所作词五首。

特别是当辜、瑜爱情突起波折，瑜娘托寄一纸情书并

诗十首；接着出示瑜娘誓死钟情辜生所作诗十首，然

后出示辜生思念瑜娘所作集句诗十首，之后又出示

瑜娘所作集句诗十首，再出示瑜娘劝辜生安心自保

之诗。这显然超出抒情写意的需要，而成为展示作

者诗才之附赘。

第三是不合身份。这在作品中略有两方面，仍

以《钟情丽集》为例：一是辜、瑜二人所作诗词明显有

拟作痕迹，其口吻与用词往往不符合情人角色，或者

事典过于雅致，或者语气过于严正；其二辜生前女友

微香本来是迈游山林里纺纱场的一位村姑，竟也能

作《懊恨曲》《满庭芳》《并美序》及长歌以言情。瑜娘

尝问：“微之才调何如？”辜生明言：“彼不过微芳小艳

而已，岂敢与卿争妍媸也？”是知微香实在不具备诗

才，作者却违背人物角色身份，让她跟辜生诗词唱

和，写出辞藻华美的作品。以上所述，实为作者外加

干预叙事的结果，其弊端恰暴露小说体性之不纯。

然至明晚期以后，小说体性化增强，所羼入诗歌

的种种弊端逐渐被克除，而使其诗性叙事功能得到

更佳发挥。特别是清前期《红楼梦》问世，所羼入诗

歌完全契合故事情节，达到了散文与韵文的完美结

合，将古代小说叙事艺术推上极至。如第一回羼入

的《好了歌》，檃栝了全书构撰的太虚幻境；为“金陵

十二钗”所作判词，都紧扣人物性格命运的发展；而

史湘云所作诗歌，恰合初学者的水准。可以说，《红

楼梦》一二○回通行本中的诗歌，包括诗词曲赋联令

谜偈歌共245首，体式多种多样，形态各式各类，或为

人物代拟，或作评议赞叹，均出自作者独创，而绝对

无陈词套语。以致羼入的诗歌，成为叙事之必备。

如果把这些羼入的诗词曲都拿掉，就会使《红楼梦》

失去许多韵味。

综上所述，唐以后体制渐趋成熟的多种类小说，

其诗文共生、散韵结合的体制形态，大都是制度化的

产物，而非作者一己之创构。中国古代小说中诗歌

叙事之体性化，是指羼入诗歌契入小说的故事情节，

而与散文深度融合以修饰辅助叙事。其演进过程，

可略描述为：唐宋以来各类小说的书面化助催散韵

结合体制的形成，延至元明时期这种编创观览现象

更加突显并递有新变，从而形成明代小说独特的体

制形态，因使其诗性叙事功能有所增强优化。明代

小说中羼入的诗歌有多方面叙事功能，但不论怎样

其在小说叙事中不占主导地位；若脱离散文叙事之

主导，其诗性叙事就无所附丽。特别是在小说中羼

入诗歌的增聚阶段，其叙事功能非但不能很好地得到

发挥；反因非体性成分，而存在种种弊端。不过随着明

代小说书面化，所羼诗歌进入体性化阶段；且因羼入诗

歌体性化的增强，其诗性叙事完全融摄散文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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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Formation of the Prose-Poetry Hybrid Structure and the Narrative

Personalization of Poetry in Ming Dynasty Novels

Rao LongSun

Abstract：The incorporation of various types of novels into written form since the Tang and Song dynasties facili⁃
tated the formation of the prose-poetry hybrid structure. This phenomenon became more prominent and evolved dur⁃
ing the Yuan and Ming periods, leading to the unique structural form of Ming Dynasty novels, which enhanced and op⁃
timized their poetic narrative functions. The poetry embedded in Ming Dynasty novels served multiple narrative func⁃
tions, but it never dominated the narrative; without the dominant prose narrative, the poetic narrative would lose its
foundation. Particularly during the stage of increased integration of poetry into novels, the narrative function of poetry
was not well utilized; instead, it created various issues due to being non-essential components. However, with the fur⁃
ther development of Ming Dynasty novels into written form, the incorporated poetry entered a phase of structural inte⁃
gration. As the structural integration of poetry increased, its poetic narrative became fully embedded within the prose.
Structural integration refers to the incorporation of poetry seamlessly into the novel's storyline, deeply merging with
the prose to embellish and support the narrative.

Key words：Ming Dynasty Novels; Prose-Poetry Hybrid; Structure; Written Form;Poetic Narrative; Personaliza⁃
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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